
品读中华诗词
弘扬民族文化

《宝丰诗词大会》第五季组委会宣

苏轼诗中有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爱竹之人，低调谦逊，亦有宁折不弯的骨气；种竹之人，品格高尚，

亦有超凡脱俗的风致；懂竹之人，顽强不屈，亦有老而愈坚的勇气。

种一株翠竹，为生活增一缕经久不衰的亮色，为生活送上节节

向上的希望。

补 竹
清·燕山南

小楼西畔曲栏东，新旧琅玕补几丛？
天向墙头加倍绿，日从窗上不教红。
有林便入真高士，乍到还欹是醉翁。
毕竟心空能解事，进门先带一身风。

生活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双眼见过浑浊更觉清明，初

心经受考验愈加玲珑。

一份糊涂，一份模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真相，当你不想弄

懂时，其实就已经懂了，似是而非间，人便通透。

人生一程，活到最后不过“看开”二字，只要看开就能自由。

竹
南宋·白玉

虚怀千秋功过，笑傲严冬霜雪。
一生宁静淡泊，一世高风亮节。

恃才不自傲，虚怀有风骨，人生的智慧恰在其中。

不显不露，并非为了韬光养晦，远离纷争，并非为了以退为进，

所有的选择都根源于一颗平和淡泊的心。

做一个聪慧的人，静看风云变幻，我自有一方天地云淡风轻，

岁月安然。

竹，秀逸有神韵，品格亦高洁，它不似松柏伟岸，也无梅花清

香，不与菊花争艳，却以凌云傲骨、谦逊襟怀，成为无数文人的精神

榜样。

《宝丰诗词大会》第五季愿你我如竹一般，见风，不折腰肢；淋

雨，愈显风姿；春来，不忘进取；冬至，寒霜不惧。

种一棵绿竹心 愿生活岁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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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静偏来西北风，新春无奈作严冬。雨雪成冰天漫洒，谁怕。万

千铁骨傲苍穹。

且看阴霾何状走，鸟兽。啼乌纸虎去无踪。长路还听声聒噪，堪

笑。凄凄不过是秋虫。

定风波·观电影《长津湖》有怀
★阿卫国

我们村儿有个戏班子，

全村老少都是粉丝。

曾经，戏曲是河南乡村

中唯一的娱乐方式，人们的

善恶观念，完全来自于戏剧

对世界的解读。每逢节庆，

村子里总要请戏班子演上几

出。看戏和每个村子的重大事项相辅相成，成为

一代人独特的记忆。

就算被撵，也要扒墙偷看排练
在我的孩童时代，邻村里有一个曲剧班子。

戏班子里的演员都是村上的农民，农忙时劳动，

农闲时聚在一起排戏。我们小孩子常常来到他

们排戏的院落观看他们排练。那院落只有几间

瓦房，没有院墙。他们有人手拿马鞭、大刀、长枪

等道具边唱边耍；有的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地跟

长者学习，场面十分热闹。

排练整场折子戏时，演员们全部走进大瓦房

里，把门反锁起来，消除外界的一切影响。曲胡、

锣鼓等乐器一齐备上，进行不戴行头的“彩排”。

我们小孩子躲在大瓦房的门外、窗户外或者更远

处，好奇地倾听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村上正式演戏的时间往往在春节期间和春

天、初冬的两个传统物交会期间。

舞台设置在村中沙沟的东侧。这是一条季

节性的溪沟，下暴雨时，北部小山上流出的一部

分雨水从这条沟内流过。平时，沟内很少有水，

即使有，也是汇聚在中间最低处，很浅很窄。

溪沟内和溪沟西侧自然形成的坡度正好可

以满足观众欣赏，与剧院的座次相仿，前低后高，

前面的观众不至于影响后面的观众。

舞台布置极其简陋，前场和后场用高粱秆织

成的帘子隔开。一面大布景挂在帘子上面，显得

花花绿绿。伴奏的乐器也都是最基本的曲胡、

鼓、镲等,偶尔配上一支短笛。

排演的新戏很少，演出的剧目经常重复。一

出戏，今年春节演了，明年春节还演，这个物交会

演了，下一个物交会照演不误。所以，群众有顺

口溜说：“某某村的戏不用看，出来就是《三哭殿》；

某某村的戏不用提，出来就是《天河记》”。

即使这样，每次演出，演员也是一丝不苟地

化妆，倾情投入地表演。观众摩肩接踵，看得如

痴如醉。当然，乐队师傅伴奏时也是聚精会神。

大人的戏台，小孩儿的游乐场
小孩子们很顽皮，演出前，跑到舞台的后场，

扒开后场的帷幕看演员们化妆。“演职人员”大概怕

我们影响他们化妆，轰我们走。正式演出前要“打

闹台”（戏曲在开演之前先用锣鼓等乐器演奏，借以

招徕观众，并提醒演员进入状态），小孩子们则趴坐

或者半躺在舞台的前沿。

正式演出了，演职人员又轰我们“下台”，结

果是走了又来，来了又撵。于是，“剧务”使出狠

招，用水桶提来清水，泼洒在舞台的前沿，哪个再

趴在上面，一定会弄得浑身泥迹斑斑。

演出开始了，大人们专注于舞台看戏，个别

人见到老朋友，边看戏边拉家常。小孩子们坐不

住，一会买个“花米团儿”，一会买节甘蔗。

有一次夜戏，唱的是《秦香莲》。秦香莲的悲

伤，使台下的观众不觉流下同情的眼泪；秦香莲

的满腔怒火，也使得台下的观众愤愤然，几乎异

口同声：“把陈世美捣下台！”

小孩子们看戏看不出道道儿，却极爱模仿。

看了人家的排练、演出，小伙伴们玩耍时也扭捏

作态“唱”起戏来。找来粉笔抹在脸上扮小丑，找

来红纸弄湿擦在脸上扮王孙公子，用铁皮罐头盒

或烂铁桶敲敲打打当作锣鼓。在《卷席筒》《李天

宝娶亲》《天河记》《包青天》各出戏间随心所欲地

切换。

戏词则略微结合戏曲台词胡乱编造，平时，还

会模仿抬轿子、踢腿的动作，惹得大人哈哈大笑。

那时我有一个愿望，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

“唱戏的”，舞台上威风凛凛，享誉三里五村。后

来，虽未成为一名真正的戏曲演员，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对戏曲了解的加深，对戏曲的热爱一

样与日俱增。

票友的生活，皆是戏
家乡曲剧团的影响，使得我对曲剧格外痴

迷。渐渐地，也学会了欣赏豫剧、越调、二夹弦、

四平调、太康道情等河南地方戏。而京剧、评剧、

黄梅戏、河北梆子、吕剧、越剧等，借助电视上的

字幕也能看懂。戏曲中或通俗或典雅的唱词，或

朴素或华丽的服饰，或忧伤或喜庆的伴奏，或冷

清或热闹的场景，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小时候看戏看热闹，长大后,戏曲的故事情

节、演员的手眼身法步也能看出个门道。与人聊

天，谈起戏曲，还能与人讲解。

十几岁时,在县马街书会,两台大戏在“对

戏”——记得一台是鲁山县曲剧团，另一台是宝

丰县豫剧团。一位年轻的大哥看到演员“骑马”

赶路，不解地说：“那个人咋拿个棍子呢？干啥用

的？”“人家那是在骑马呢！”

有一年夏天夜晚，路过县城北街，一商户请了

一台地摊戏来消夏纳凉，唱的是曲剧《丁郎认父》中

的几折。演员戴着行头，简单地化了妆。没有舞台，

没有座位，附近的老人自带凳子坐在前面，过路的群

众围站了几圈，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在“游花园”一折，丁郎的后母胡月英带领丫

鬟出场时，主仆五人的款款莲步摇曳多姿。一位

过路的大哥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爱看戏，看着她们

走路好像行船似的，才吸引了我留步观看。”

一个春天的早晨，四处浓雾弥漫，可见度极

低，路旁还不断露出一个个坟头，实在是有点瘆

人。我独自骑车走在山间的小路，突然，远处传

来越调大师申凤梅的经典唱段：“四千岁，你莫要

羞愧难当，听山人把情由细说端详……”。

听声音，是一个年轻人在模仿申凤梅大师的

唱腔。随着自行车车轮向前滚动，声音越来越

近，一个放羊小伙儿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原来，

他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天天放羊。偶尔遇见同

村或邻村放羊的人，便与人聊天；若自己一个人

放羊，就随便哼唱几句，以解寂寞。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戏曲艺术受到冲击。

但是我对戏曲仍然一往情深。一旦有机会，我给

朋友们讲解自己了解到的戏曲知识，讲解戏曲歌

颂的真善美、鞭挞的假恶丑。当前，全国各地大

力推进戏曲进校园活动，我更是为此大力点赞。

少

时

看

戏

◎
郭
敬
伟

才消烟雨，又紧西风。云障倦、渐舒青白，苍山老、尽染黄红。斜

阳处，寒鸟归林，曲水潜踪。

倚窗怎得从容。莫道龙钟。两鬓斑、尚能擒管，三秋去、当可吟

冬。一声笑，不问长天，但酌黄封。

两同心·秋怀
★舍闲

抗美援朝旌旗猎，踏冰卧雪英雄血。

中华儿女多奇志，驱狼伏虎保家国。

《长津湖》观感
★梁言


